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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青霞

回到办公室，还没有从刚才的尴尬里完全
脱出，合同部的赵思雅风风火火进来。

她递过几份合同文本，肖欣宜集中精力逐
份审核，待审核完毕盖好章，抬起头来，却被思雅
一脸神秘的笑容惊呆：欣宜，你前天喝大了吗？

略微一愣，欣宜马上反应过来，前天晚上单
位团年，其间是喝了几杯，但凭自己的酒量，哪
至于醉。于是笑着回答：没有啊！看着欲言又
止的思雅，欣宜疑惑：怎么了？

思雅略微停顿：哦，没什么。脸上的酒窝瞬
间消失，她隔着办公桌意味深长望了一下欣宜，
那眼神似乎是想表达某种同频共振或心知肚
明。眼看欣宜一脸懵懂，没有丝毫回应的意思，
她才若有所思拿着合同文本出了门。

肖欣宜没有时间狐疑，工作节奏快得如同
打仗，身边成堆的事情在等待着处理：两份领导的
汇报材料要搞完，市里下达的专题指标还没有落
实，供应部、营销部、质管部还等着预约时间审核
盖章，节日演出还在筹措当中，关于烈军属、离退

休人员慰问事项要跟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对接协
调，例行的生产车间检查采访问卷待定……

一整天，除了午休时间，欣宜就在电话、电
脑和键盘上不知不觉度过，其间只有自己部门
的几位同事来来去去，一切井然有序，与其它时
候并无二致。

直到周四中午下班，单位气氛又有了些许
明显的不同。

下楼到单位饭堂就餐，不知下得太迟还是其
它原因，窗口那个一贯笑吟吟的中年厨子，今天
嘟着个脸，眼睛瞪得像铜铃，浓黑的八字眉高高
吊起，像两把锋芒毕露的钢丝刷，让人不由替他
担心，担心那两把刷子掉下来随时刷伤人。

给肖欣宜打饭，像是欠他钱似的，杯盘碗盏
弄得乒乒乓乓。打完了，还把脖子梗起，打菜的
那把长勺就随手丢在锅里任其咣当作响。

欣宜惊异地看了厨子两眼，猜想他今天心
情不畅，而后转身小心翼翼端着盘子走向靠窗
的老位子。

同桌的工会大姐冲她笑笑，递给她一张餐
巾纸。而其他同桌者，今天都没了言语，一律自

顾享用着眼前的饭菜，倒是邻桌的邻桌，王羽嘉
和三个同事探头探脑，不知道嘀咕着什么高兴
事儿。一边嘀咕，眼角的余光一边时不时像探
照灯一样射向肖欣宜这桌，之后突兀地爆发出
一阵大笑。见有人望去，便戛然而止。

空气里飘浮着一种说不出的隐秘，饭堂云
里雾里的沉闷，肖欣宜觉得自己像是呆在一个
密闭的大气球里，大气球似乎随时都有爆炸的
可能。刹那的迟疑，突然就没了胃口，她胡乱扒
拉了几口，飞一般逃到外面深呼吸。

街面的异木棉亭亭玉立，几朵粉蝶般的花
轻轻飘落，缕缕馥郁钻入鼻息，令人耳目舒爽。
温柔最是抚人心，抬头白云悠悠，蓝天辽阔，脚下
芳草摇曳，道路宽远，身心倏然松弛。沿着人行
道又走了一段，肖欣宜才回到办公楼。

眨眼到了周五。这天下午，当肖欣宜将供
应部、营销部、质管部的相关文件一一审核盖
章，又接待了几个对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并叮嘱
手下人员分门别类备份好资料。一切收拾妥
当，欣宜最后一个出门。

拐过大厅，不期遇见财务部的那个单身帅

哥，他眨巴着黑白分明的眼睛调皮地吹了一声
口哨，算是与她打过了招呼，之后自顾抖着肩膀
像踩了弹簧一样往下走，一边走一边还用他那
独特的“烟嗓”嘶吼：今生牵了你的手，来世还要
一起走……

歌声在楼道里荡漾，走在他身后，欣宜会心
一笑，心想：这小子如此开心，八成是去赶赴一
场约会。

晚饭后收拾完毕，孩子在写作业，欣宜拿起
手机刷屏，津津有味地回顾起自己之前的那篇
文章：

哎哟，妈呀！点击率高达三万了！肖欣宜
边滚动屏幕边对爱人吐槽，嘴角泛出一抹欣
喜。然而只是片刻，笑容复又凝结：嗨，点赞和
分享者虽后继有之，但蹊跷的是单位还是再无
一人点赞和分享！怎么回事？肖欣宜不知道是
问自己还是在问爱人。

说不上什么地方不对，也说不上什么地方
对，女性的直觉告诉她，事情恐怕不同以往！联
想到最近种种奇怪的境遇，心情悄然下沉。

（连载2）

□邓明莉

第一堂课（一）

阿佳刚和丽姬说过几句话，
教室里就安静了下来。原来是
先生来了，果然正是小钰的爷爷
尹吉甫。阿佳赶紧回到小钰的
座位，双腿跪坐在地垫上。

尹吉甫身形高大，气质儒
雅。西周人多长寿，周文王活了
九十六岁，周穆王活了一百零四
岁，周公旦也是长寿之人，尹吉
甫已经年过七十，依然身姿挺
拔，面容如玉。他来到讲桌前，
然后从衣袖里拿出了一卷竹简，
在桌面上摆好，再缓缓展开，目
光和蔼地望向学生。

学生们便赶紧从地上立身
起来，在一位年龄稍长的学生带
领下，齐声向尹吉甫问候：“先生
好！”尹吉甫向大家躬身还礼。

然后学生们一起念墙上的
学前训导：“天命有道，立德为
先。温恭受训，孝悌庄严。志无
虚邪，行必正直。仁礼尽至，德
仪勿失。见善从流，有恶立迁。
先生施教，弟子谨记。”

念完后，尹吉甫示意大家坐
好。然后，他温和地说：“天命有
道，立德为先。大家要谨记训
导，时时规范自己言行，切不可
敷衍学舌，念过便忘之脑后。切
记！切记！”

顿了一下，他又问道：“上次
我们讲的诗都记下了吗，有没有
人可以起来给大家吟诵一遍
呢？”

阿佳看尹吉甫似乎并没有
带着《诗经》来上课，心里不免有
些失望。但她转念一想，在西周
那个时代，纸还没有被发明出
来，书写一般是在竹简或石块
上，高级的才会写在丝绢上，爷
爷怎么会轻易带到书院来呢。
但这可就加大了自己完成任务

的难度啦，看来还得要想办法博
取爷爷的信任，才能方便拿到

《诗经》。
阿佳知道上堂课讲了《兔

爰》这首诗，她想站起来吟诵，但
同时又有点担心，此前的小钰虽
然也很得爷爷喜爱，但在读书用
功方面还是有些欠缺，如果自己
贸然站起来，不知道爷爷会不会
产生疑虑，她想了又想，最终决
定暂时不起来吟诵。

只见刚才领大家诵读学前
训导的男子站了起来。先对着
尹吉甫作了个揖，然后向四面的
同学拱了拱手，便朗声吟诵起
来：“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
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
罹。尚寐无吪！有兔爰爰，雉离
于罦。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
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有
兔爰爰，雉离于罿。我生之初，
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
尚寐无聪！”

他的声音清楚洪亮，听起来
很舒服，阿佳看见尹吉甫满意地
点了点头。《兔爰》这首诗，是一
首伤时感事的诗，表现的是对过
去的怀念和对现在的厌恶，着
重表达诗人对现实的失望与
愤慨。按照阿佳从资料库中
查到的资料，这首诗从成诗时
间 来 说 ，是 诗 经 第 一 首 。 不
过，尹吉甫并没有在课堂上向
大家讲解这首诗的意义和表
达的情感，以及这首诗的创作
背景，只是领着大家又反复吟
诵了几遍，便进入了新学习的
任务。

今 天 学 习 的 新 诗 叫《简
兮》。这是一首赞美舞师的诗
歌。尹吉甫简单介绍了一下诗
歌的意思，便领着大家一起反复
吟诵。古代吟诵和今天的朗读
不太一样，有点像是带节奏和韵
律的朗诵，听起来有着别样的音
韵之美。这些学生年长的有十
四、五岁的，年少的仅七、八岁，
一时间，教室里书声琅琅。

读过几遍后，尹吉甫再次发
问，问有没有人能将《简兮》这首
诗吟诵出来。这一次，阿佳举手
站了起来。她先向尹吉甫行了
礼，再向同学们行了礼，然后将
这首诗完整地背了一遍。阿佳
看到爷爷用明显惊喜的眼光多
看了她两眼。接着丽姬也起来
背了一遍，后面又有几个同学站
起来背诵，他们虽然背得不如阿
佳流畅，但词句基本都记下来
了，尹吉甫看起来很高兴。

（连载5）

□张龙

六
当然，这些事，杨家富一概不知。
杨家富出院时，医生告诫，他得的是

脑溢血，中度偏瘫。要力所能及，加强锻
炼，保持良好心态，避免刺激。前三个
月，是最佳的恢复阶段。三个月后，基本
定型。是怎么样，就一直是这个样。手
抬不起来，就永远抬不起来；脚迈不开，
就永远迈不开。

家里人哪敢告诉他，他兜里的一百
万，已被清零。

更不敢让他回田冲村。如果回去，
看见老房子被推成大道，连具体位置也
辨别不出，只能以断垣残壁，和村里的那
棵皂角树作参照，知道个大概，说不定立
马又倒了。

杨家富在田冲街上几姊妹家轮流
住。杨罚款怕爹出事，连哄带吓几姊
妹。全家老少，统一口径，共同欺骗，说
他存折本上的钱，一直分文未动。

幸好他的眼睛不怎么好使，看不清
上面细细密密的数字。

他还记得，营业员告诉过，这个钱，
只有他本人才取得出。

杨家富整天揣着空空如也的存折
本。在大街上一颠一跛，摇摇晃晃。在
社区门口的健身器材旁不停活动锻炼。
按照康复医师教的方法，随时掏出一根
一头有钩，一头有套环的绳子，呼的挂在
高枝上，拉一阵手臂，呼地甩过栏杆，吊
一会脚。

到底身体的底子好，又有毅力，三个
月下来，恢复了不少。手能够抬起来，掌
住碗，抓饭吃。走起路来，不再前仰后合。

杨家富对自己非常满意，感激不尽，

天神爷爷有眼啊！
但住在街上，嫌车来人往，吵闹，始

终不习惯，好像生活在别处，没有家的感
觉。于是，悄悄只身回到田冲村。他看
到，村子已经变得很陌生了。村的下方，
一条高速公路穿过，车辆来来往往，已经
面目全非，他的老房子已经没了踪影，村
子上方，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新洋
房。洋房与洋房之间，修了宽阔的水泥
路，路的两边，种满了花草，还有气派的
村公所，村史馆，体育场。

他走过一条新修的大桥，来到村背
后的坟山，老婆的坟前，告诉老婆，他从
医院的鬼门关回来啦，现在活得很好。

最后，他来到山的那一边，几年前，
自己修的生基墓旁，搭了一个草棚，权当
歇脚。随后，在旁边种下一棵板栗树
苗。放上三块石头，算是记下了这一年
发生的三件事情：住院，老房子消失，板
栗园消失。

期间，被儿子杨罚款安排到滴水岩
隧道旁的工地上，守厂。

他很认真地守着那几台破机器。
杨家富整天看着这些，像螳螂，像螃

蟹，像奥特曼一样的怪物。知道它们确
实厉害，干起活来，个个都是一把好手，
一个怪物，抵一百个人。比自己当年出
民工时使用的手推车、石碾，强一百倍，
一千倍。

儿子交代，没有他的指令，任何人不
准搬走里面的任何东西。

儿子极有可能摊上什么大事了？
到底是什么事儿，他不知道，也不便

多问。
偶尔，听到一两句，儿子被骗的风言

风语，听得不太清楚，也不当回事。
他想，是又怎么样呢？
他一个在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那个鬼门关闯回来的人，活下来的每一
天，都是捡来的。

他应该心存感激，感谢阎王爷的不请
之恩，让他还能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

却到底，还是忍不住，偷偷掏出存折
本，对着阳光，眯着眼睛细看。

看得多了，也看出一点门道。
这根本就是一个空本本。
他拿着空本本，来到老婆坟前，哭了

一场，让她“知道”。
几个月前，当他拿到存有一百万的

这个存折本，也来到这里，合不拢嘴地让
她“知道”了的。

但是，谁又想得到呢，才几个月的时
间，他又不得不来，让她“知道”，存折本
上,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这些个败家子。
他没有办法。
老婆默默不语，让他悟出了一个通

天大道理：除了这条命，其他都是浮云。
如果没有这一难，没有医院的重症

监护室这一遭，没有老婆的通天大道
理。他极有可能，会为此而暴毙。

在回去的半道上，又遇见了阿浇。
她背着竹篮，拿着镰刀，要去田埂上

割羊草。
他喊她。她答应着，却不停下脚

步。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
生过。

他看着她的脸，甚至，都有些陌生。
他犹豫着，还是摸出存折本，说我的

眼睛不好使，你帮我看看，本子上的一百
万还在不在。

这对于阿浇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
闻。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只是瞒着他一
个人。

不过，她还是接过去看了看。又还
给他，说是的，还在。

他从她脸上的表情，再次证实了，这
纯粹就是一个空本本。

她是哄骗他的。
她为什么也要这样哄骗他？
他抖着本本，鼓足勇气说，你拿去，

帮我取一些钱回来花吧。
她笑了，我怎么取得出来，你不是设

了密码的吗？本子上，明明白白的写着：
凭密。

是设了密码，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这正是他想要说的话。他想，今天

不说，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这个秘密，应该让她知道。
她终于像大姑娘似的，满脸通红。
不过，她很快镇静下来。还是你自

己留着吧。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
的，终归不是你的。

这让他，又悟出了另一个通天大道
理：这本来就不是我的。

他突然想起那天，从银行出来，在村
口找到她，她说的那句话，这笔钱跟她没
啥相干，跟他也没啥相干。

今天，他让两个女人开导了。一个
活着的女人，一个死去了的女人。

对这两个女人，他都表示感谢。
现在，他不想了。或者说，他已经想

通了。
甚至连问一问，也觉得没有必要

了。就这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吧。只要吃
得下，睡得着。只要明天，还能睁开眼睛，
能到山的那一边走走看看，比什么都强。

前些天，揣着货真价实的一百万，不
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吗？他在心里叨念着。

这一久，揣个空本本，耳根多清净
呀，日子多舒服呀，出入多自在呀！

这，不就是我杨家富要的，神仙日子
嘛！

（连载6）

□马尚平

堂客烧着火，望着男人笑了：“哟，今
天太阳打西边出了哦。”王老板下意识向
外看去，天，蓝蓝的，白云飘啊飘，太阳刚
从东方冒出个头。他挠了下头，望着堂
客。堂客很开心：“从来不收拾店铺的人，
今天格外勤快，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么。”
王老板也笑了，他望着迎风飘逸的店幡，
心里像开了朵花。跑过去，一把抱起堂
客，转了好几个圈圈。放下堂客，心里涌
动起一汤锅甜蜜，含情脉脉的眸子漾着波
光。夜雨初晴，古街很清新，卵石街道和
瓦房被雨水洗去灰尘，露出了陈旧的面
目，在朝阳下显得可爱。王老板叫堂客
张罗着，急忙舀了汤锅给蒋阎王送去。

王老板回来的路上，给食客们打招
呼，可食客们纷纷躲着他，像躲瘟疫一
样，可咒他的话，却偏偏追着他，缠着他。

咒骂他的话像河流，啪啪的口水把
他砸了个趔趄，他被推进河流，在河中挣
扎，唾沫能淹死人呐。他眼里涌出委屈
的泪水，感到头重脚轻，身子有些飘忽，
踉踉跄跄地向店铺走去……

王老板看到“人”字店幡在风中呼啦
啦飘荡，散发出神秘的香气。他迈着沉
重的双腿，心情忧郁地走进店铺。店里
空无一人，大铁锅咕噜——咕噜——涨
着，一锅坨坨羊肉在乳白色的汤汁中翻
起来，又被卷下去，升腾的雾气变化成一
个个大大的“人”字，缓缓的升腾，飘荡，
羊肉的清香弥漫着店铺。堂客坐在木条
凳上嘤嘤哭泣，眼泪像凋谢的花瓣，啪啪
飘落。过去，每天端着锅盆排队的食客
不见了踪影，店里曾经的喧闹景象消失，
连吃全羊汤锅上了瘾的药铺掌柜也不见
了人影。这破败的景象惨不忍赌。王老
板一阵悲怆，眼眶渐渐湿润，一把抱过堂

客，两口子放声痛哭起来。
时近中午，汤锅店还是无人光顾。

王老板望着一锅羊肉，泪水涟涟，只得打
掉牙齿往肚里吞。他想向古镇的街坊邻
居们诉说，可邻居们像不认识他一样，都
远远绕开他的汤锅店。此时的王老板，
欲哭无泪，没想到，祖传的烹饪绝技就这
么不堪一击，毁在他手中，这究竟是为什
么？为什么啊！王老板悲痛欲绝，连死
的心都有……那天，宰杀的一头肥羊，只
孝敬了蒋阎王一人。

这天夜里，王老板听到汤锅店有响
动，急忙披着衣服，提着马灯去查看，见汤
锅店被人砸得满地狼藉，大铁锅被鹅卵石
砸破，木桌子木板凳破碎在街上，“人”字
店幡被撕破扔在地上，王老板眼前一黑，
身子晃荡，双腿发软，气得瘫倒在地。

堂客见王老板出去半天没回家，连
忙叫醒婆婆。堂客打着松明子火把和婆

婆来到店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连忙
丢了火把，扶起王老板。

王老板苏醒过来，指着破烂的店幡
说不出话来。夜风呼呼，寒气阵阵，店
幡没了魂一样躺在地上，被寒风肆意吹
打着，像敲打着王老板的心，他感到一
阵阵剧疼，好像他的命就在店幡里一
样。堂客捡起店幡颤颤的送到王老板手
上，王老板抚摸着店幡，想到他爹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人活一口气，佛争一
炷香。人，要活得有尊严，不能在屈
辱中过日子。店铺没了尊
严，人也就没了尊严，人活着
也没了意思，他感到万
念俱灰，冒出了死
的念头。
（连载7）


